
尽管第十人民医院的医生承诺用救

护车送小女孩转院，可潘跃昀觉得，自己

还是不能离开。

“小孩没有亲属， 总要有个大人在

吧。 ”他说。 那个时候，土方车司机已经吓

得“腿都软了”，所有证件和钱包都落在

了车上，潘跃昀觉得，只有自己跟着，才

能帮小女孩“解决些问题”。

一开始， 他打算开车跟在救护车后

面，不过又担心自己“跟丢了”，最后，他

索性把车停在第十人民医院， 爬上救护

车，坐到了后舱里的长凳上。

也许是因为救护车顶上蓝色的警

报， 这段 12 公里的路程只用了 20 分钟。

在新华医院门口， 潘跃昀爽快地付了 90

元的救护车车费， 然后和土方车司机一

起把小女孩抬了进去。

“我有能力那就付了呗，”他说，“跟

一个人的生命比起来， 这些根本不算什

么事情。 ”

在新华医院， 潘跃昀又一次被当做

了小女孩的亲属，他急忙否认，又把前面

发生的事情大概讲了一遍。

可能是感动于他的故事， 医院小儿

骨科的值班医生没有像对待普通病人那

样直接开出各种检查单， 而是领着他们

跑完了整个手续流程。 这名医生还向办

公室门口排队就医的病人们解释了情

况，请大家先让小女孩看病。

“我真的很谢谢他的帮助。 ”潘跃昀

说，“还有那些在门口等着的病人，我也挺

感激他们的。 ”

于是， 在这座现代化的医院大楼里，

就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一位穿着白大褂的

医生在前面带路，两个男人在后面推着担

架车， 在大楼里不同的科室间来回奔跑。

三楼的小儿骨科急诊处、 一楼的挂号、二

楼的抽血化验、 一楼的破伤风针注射、二

楼的 CT 和 X 光检查， 反正上下来回 ，

“不知道跑了多远”。

在这些过程中，金钱的支出是免不了

的。零零碎碎 1000 多元的检查费用，潘跃

昀毫不犹豫地付了，等到办住院手续需要

6000 元押金的时候， 因为身上没那么多

现金，他又拿出了自己的银行卡。

“你不担心到了最后，这些钱没有人

补给你吗？ ”在事情结束后，有人问他。

“没人补就没人补吧，我已经参与了，

不可能因为吝啬这点儿钱让她得不到治

疗。”潘跃昀说，“当然，这些钱也在我的承

受范围之内。 ”

在平常的生活里，潘跃昀是上海一家

广告印刷公司的合伙人。 不过，他强调自

己“不是富一代也不是富二代”。“人做什

么是由道德观， 而不是由经济地位决定

的。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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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1 日下午，潘跃昀再次赶到新

华医院， 给小女孩带来一束鲜花和 3000

元钱。

当天凌晨时分，院长代替亲属签字，

小女孩已经顺利做完手术。 她的家人找

到这里， 人们才终于知道她的名字叫苗

苗。

苗苗的左手、 左腿骨折， 右脚被截

肢， 脸上也被明显擦伤。 她的长辈们担

心， 这个早早失去右脚的孩子以后如何

走下去。 不过， 在谈及那位素不相识的

“潘先生” 时， 她的家人仍不住地感谢：

“他真是一个好人。 ”

潘跃昀的故事在媒体上被不断传

播。 有人评论说，那么多冷漠的故事发生

后，我们太需要这样一个故事，来温暖冰

冷的人心。

潘跃昀也曾听说过搀扶别人反被污

蔑肇事的“彭宇案”。 他设想过，自己遇到

同样情形会怎么做。 而现在，他很自豪：

“我做的和我想的一样。 ”

“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还是

坏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 ”他说，

“退一步说，也许你会被赖上，但也许你

还会有别的收获呢。 ”

这些“收获”，不仅仅是被媒体采访、

成为“网络红人”，而更多是一种“强大

的、 安宁平和的感觉”。“我自己认可自

己，我不是个口头革命派，我周围的亲戚

朋友都说，‘小潘你这个人不错’。 ”他笑

眯眯地说，“我觉得， 这就是我做好事的

‘好报’。 ”

更大的“好报”来自于他最看重的儿

子。 11 月 22 日晚上，这个从没接触过媒

体的男人第一次参加了一个现场直播的

访谈，而他的妻子则坐在家里，抱着儿子

在电视机前从头看到尾。

尽管两岁的儿子“应该没看懂”，但

潘跃昀还是觉得， 自己的行为就是一种

最好的教育。 （据《中国青年报》）

4 小时不停奔波救治受伤小女孩，一个上海市民的善良照亮冷漠世态

你无法判断别人是好人坏人

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

11 月 20 日下午，35 岁的上海男人潘跃昀在开车赴朋友婚宴的路上， 碰到遭土方车

碾轧的一个 4 岁小女孩。

一名在现场的市民回忆，肇事的土方车司机已经吓得“没了方向”，他把小女孩从车

底抱出来，站在路边想拦下一辆过往的车辆。“赶快上我的车 !”潘跃昀说，他扭身打开车

门，让司机抱着还在不断淌血的小女孩，坐进了自己车的后座，然后朝最近的医院开去。

这个两年前刚刚当上父亲的男人并不知道， 这段救人的路程会让自己奔波近 20 公

里，耗费 4 个小时。 有人问他怕不怕被赖上，他说：“你没有办法判断别人是好人还是坏

人，但你自己可以做一个好人。 ”

如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11 月 20

日下午， 上海男人潘跃昀应该轻松地开

着自己的黑色“凯美瑞”轿车，去参加朋

友的婚宴。 但一个 4 岁的小女孩改变了

他的行程。

在一个车来车往的路口， 他看到了

那个孩子： 小女孩的左脚穿着粉红色的

旅游鞋， 右脚血肉模糊， 不断往外淌着

血；她整个人看起来迷迷糊糊的，还时不

时地抽搐一下。

那是个繁忙的交通枢纽， 两座高架

桥交错立在马路上方。 二三十个人围着

一辆巨大的土方车， 旁边是一辆被撞得

扭曲的助力车以及一滩血迹。

这个两年前刚刚当上父亲的男人觉

得自己的心被狠狠抽了一下。“很心痛的

感觉。 ”他事后说。

一位在现场的市民回忆， 肇事的土

方车司机已经吓得“没了方向”，他把小

女孩从车底抱出来， 站在路边拨打 110

和 120，后来觉得等不及了，又跑到路中

间，伸出沾着血的手，想拦下一辆过往的

车辆。

路过的潘跃昀并不知道这些。 他只

看到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年轻人抱着

小女孩站在路上， 过往的几辆车却根本

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赶快上我的车！ ”潘跃昀说。他扭身

打开车门， 让司机抱着还在不断淌血的

小女孩，坐进了自己车的后座，然后朝最

近的医院开去。

这位 35 岁的男人并不知道，这段救

人的路程会让自己奔波近 20 公里，耗费

4 个小时。

最后的一小段路上的车有些多， 潘跃昀的

速度也只能慢了下来。 他转过头，看到小女孩的

伤口还在滴滴答答地流血。 暗红色的血液沿着

后座淌下，也把脚下的地垫染红了。

“这么小的身体，出这么多血，还得了啊？ ”

潘跃昀急了。 他把车拐上路旁的非机动车道，摇

下了驾驶室的窗户，一边拍着车门，一边对着旁

边骑自行车的人们大喊：“帮忙让一下， 车上有

人要送医院！ ”

令他感动的是， 路上的人们都带着理解的

表情，给自己让了路。 从车祸现场到医院的五公

里路程，他只用了 10 分钟。

到了医院， 潘跃昀和土方车司机直接抱着

小女孩冲进抢救室。 可是，在对伤口进行简单处

理后，医生告诉他们，孩子的伤势医院“处理不

了”，建议转院到设有小儿骨科的新华医院。 潘

跃昀也是在这个时候才发现， 孩子的右脚被几

吨重的土方车直接碾过， 只剩下了一些血肉模

糊的骨头碴子。

“在那种情境里真的受不了，很崩溃。 ”这位

中年男人说，当时忍不住“掉了好几次眼泪”。

因为时间短，在这里，并没有医生询问他的

身份。 潘跃昀猜测，“可能他们觉得我是小女孩

的亲属吧”。 不过，当他们把小女孩抬上医院门

口的救护车时， 一个围观的路人忍不住问潘跃

昀：“这是你们家小孩吗？ ”

“不是，”潘跃昀说，“就是路过看到车祸，就

把她送过来了。 ”

他总觉得， 当时自己的车已经停在了小女

孩旁边， 如果装作没看见， 再把车开走， 良心

上过不去， 甚至回家都没办法面对自己的孩

子。“我以后要怎么教育他做一个好人呢？ ”潘跃

昀说。

婚宴途中遇见车祸

医生告诉潘跃昀， 小女孩必须尽快

截肢，需要直系亲属签字。 可孩子说不出

自己的名字，也不知道家里的电话，潘跃

昀只好打了 110，请民警帮忙寻找家人。

晚上 7 时， 这个偶然路过车祸现场

的普通市民终于跑完了全部的住院手

续。 肇事司机已经被警方带回去做笔录，

土方车公司的负责人也赶到了医院。 看

到小女孩的家人没有找到， 公司还专门

派了两个人来医院守夜。

“不管后面事故责任怎么处理，你们

一定不能让小女孩因为钱的问题得不到

治疗。 ”潘跃昀对公司的负责人说。

“你放心， 肯定该用什么钱用什么

钱。 ”对方回答。

潘跃昀这才满意地离开了，他觉得，

按照自己的观察， 司机和这位公司的负

责人“挺老实的”。

回到家， 潘跃昀才突然想起他这趟

行程的最初目的———参加朋友的婚礼 。

他把下午的经历讲给父母和妻子。 和他

预想的一样， 家人没有责备他“多管闲

事”，也没有“被人讹上”的后怕。“我太太

应该挺为我骄傲的吧。 ”他笑着说。

毫不犹豫地付了检查费

我太太应该挺为我骄傲的

叔叔去家里帮你拿玩具

潘跃昀踩下油门，尽量让车跑得快一点儿。

路途中，这位父亲时不时觉得，后座上那个喃喃

喊痛的小女孩，“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最开始， 潘跃昀的目的地是印象中距离最

近的上海第十人民医院。

当时是下午 3 时，路上没有堵车，潘跃昀开

着双闪灯，把车速尽量提到最高，甚至有两个路

口，他看到黄灯也直接冲了过去。

在他的身后， 小女孩躺在土方车司机的怀

里， 拖着已经分辨不出来的右腿， 不断喃喃自

语。

“爸爸，我要找爸爸……”这是小女孩重复

最多的句子。

而每一次， 潘跃昀和土方车司机都会耐心

地回答她：“爸爸马上就回来了。 ”

事实上，那个时候，小女孩的爸爸还躺在土

方车的车轮下面。 在他们离开 5 分钟后，120 急

救车赶到了现场。 可当这位重伤的父亲被送到

医院时，已经无法救治了。

路途中的小女孩无法体会到这样的悲伤，

她只是不断地嘟囔 ，有时说“疼 ”，有时又想要

“玩具”。

“想要玩具吗？ 到时候叔叔给你买。 ”潘跃昀

对小女孩说。

“不要，我要自己的玩具。 ”小女孩回答。

“好好好，到时候叔叔去家里帮你拿。 ”潘跃

昀一边好脾气地哄着孩子，一边加快了车速。

也许你会被赖上，但也许会有别的收获

核

心

提

示

如果装作没看见，

以后怎么教育孩子


